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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构建一种基于积极体验的参数化产品设计模型。方法 首先，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理论

分析法，界定积极体验与参数化产品设计概念与现状；其次，以积极体验为依据，以参数化设计流程为

基础，构建基于积极体验的参数化产品设计的一般框架；接下来，通过设计实践法，对该设计框架进行

设计实践；最后，从积极界定、图像生成、参数设计与方案产出的角度，分析并讨论设计结果。结论 提

出了一种基于积极体验的参数化产品设计模型，包括积极界定、图像生成、参数设计、方案产出四部分，

即通过积极界定，提取产品背后的积极意义；通过图像生成，抽象积极要素并可视化肌理；通过参数设

计，让用户参与调整产品参数；通过 3D 打印技术产出设计结果。这有助于设计师利用该参数化产品设

计框架提升用户的积极体验，乃至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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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ric Product Design Model Based on Positiv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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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2.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onstructa parametric product design model based on positive experience. Firstl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design concept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positive experience and parametric product design 

concepts were defined by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Secondly, based on the positive experience and parametric design 

process, the parametric product design frameworkbased on positive experience wasbuilt. Thirdly, the design framework 

waspracticed by design practice method. Finally, the design results wereanalyzed and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definition, image generation, parametric design and product delivery. A parametric product design framework 

based on positive experience is proposed, including positive definition, image generation, parametric design and product 

delivery, to extract the positive meaning of product by positive definition. Through image generation, the positive ele-

ments are extracted, andthe image is visualized. User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product parameter adjustment through para-

metric design. Design results can be got by 3D printing technology. The model helps designers use the design framework 

to improve the user’s positive exper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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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辅助技术的发展，参数化设计成为当

下热点研究方向之一。许多学者已在数字鞋楦[1]、公

共建筑[2]、三维服装[3]等领域对参数化设计进行了探

索。这对参数化设计的应用推广具有积极意义。然而

目前研究主要专注于技术驱动的参数化设计，而不是

从用户情感体验角度出发的参数化设计。本文试图以

用户的积极体验为导向，构建一种参数化产品设计框

架，旨在拓展参数化产品设计方法路径，以多通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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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用户的积极体验。 

1  文献研究 

1.1  积极体验 

积 极 体 验 中 的 “ 积 极 ” 一 词 来 源 于 拉 丁 语

“Positum”，它包括人潜在的饱含肯定、正面、促进

发展的内心感受。德文“体验”（Erlebenis）是由“经

历”（Erleben）一词再构造而成。人们在日常中获得

的一般是经验，而体验是指用户在实践过程中，获得

某种超越事件本身的内在、深刻的感受。积极体验则

指用户在实践中获得愉悦，并促进长期发展的内在感

受。积极体验源自积极心理学。1954 年，马斯洛等

心理学家开始研究人性积极的方面，对现代心理学产

生了深远影响。1997 年 SELIGMAN M E P 就任 APA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主席时提出了“积

极心理学”概念。2000 年，SELIGMAN M E P 等人

在《美国心理学家》特刊中对积极心理学进行了详细

介绍[4]。 

在设计学领域，DESMET P M A、HASSENZAHL 

M 等学者们对积极体验设计理论、方法、实践等进行

了探索。DESMET P M A[5]介绍了一个积极设计框架，

包括主观幸福感的三个部分：快乐、个人意义与美德，

旨在支持设计师为人们追求长期幸福而设计，并通过

对日 常生 活 中愉 悦的 设 计来 实现 。 HASSENZAHL 

M[6]提出了以体验为中心、以快乐为目的的设计理念，

认为需求是体验设计的基础，并将自主性、技能性、

相关性、流行性、刺激性、安全性定义为人的内在心

理需求。以上研究旨在积累知识与工具，以帮助设计

师设计出满足用户多样化积极情绪的产品。RYFF C 

D[7]提出了产品的六种象征意义，见表 1，这对消费

者的体验产生了积极影响。积极体验设计鼓励人们充

分发挥个人潜力，激励追求个人目标，并促进人们拥

有道德高尚的品质，其目的在于通过创新、改良产品

或服务，来积极提升人的主观幸福感[8]。 
 

表 1  产品的象征意义 
Tab.1  Symbolic meaning of product 

象征意义 描述 

积极关系 
象征有意义的互惠关系及有归属 

依附关系的产品 

个人成长 
象征接受过去经验或迎接新挑战， 

给人以成熟与成长感觉的产品 

人生目标 象征给人重要目标与人生方向的产品 

环境掌控 
象征促进社会蓬勃发展并有助于 

建立个人价值观的产品 

自主性 象征在思想与行动上实现自力更生的产品 

自我认同 象征实现自我关怀与积极自我形象的产品 

1.2  参数化产品设计 

参数化设计起源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GOSSARD

教授提出的变量化设计思想。20 世纪 60 年代，

SUTHERLAND 提出基于约束的零件设计。20 世纪

70 年代，ROBET LIGHT 和 GOSSARD 通过对参数尺

寸的修改来控制模型结果。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SUZUKI 将几何推理、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于三维造型[9]。21 世纪以来，参数化设计被大量运用

于设计实践，国内的鸟巢、水立方等地标性建筑均用

了此设计方法。 

在参数化产品设计中，设计人员可根据用户个性

化需求，将模型中的各个环节与要素量化，使之成为

可以任意调整的参数，得到不同肌理、形态各异的产

品。这大大减少了设计师多次建模与分析的工作量，

提高了设计效率，并实现了个性化定制[10]。参数化设

计帮助设计师提出前所未有的设计可能性，但现有的

参数化设计主要是以技术驱动的设计方式，尚没有学

者从用户的主观心理与积极体验出发，进行参数化产

品设计，也没有形成基于积极体验的参数化产品设计

框架。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探索参数化产品在提升

用户积极体验设计实践中的可能性。 

2  设计模型 

本模型以提升用户积极体验为目标，以参数化产

品设计流程为基础，结合产品的积极象征意义，提出

积极方向，生成相关图像，以参数化设计软件为工具，

以 3D 打印技术为实现手段，构建一个系统的参数化

产品积极体验设计模型。该模型用于收集目标用户的

生活信息，提炼用户的积极情绪，生成产品图像的肌

理结构，让用户参与到产品参数调整过程中，最终产

出设计结果。具体包括积极界定、图像生成、参数设

计、方案产出 4 个部分。参数化产品积极体验设计模

型见图 1。 

2.1  积极界定 

积极界定的流程：首先，设计人员让目标用户提

供对自己有重要价值的产品或图像；其次，将用户提

供的产品或图像归类于 6 项象征意义中，以确定图

像、产品背后的象征意义；最后，在象征意义的基础

上，进一步明确产品/图像背后的积极设计方向。学

者 CASAIS[11]等人对应积极关系、个人成长、人生目

标、环境掌控、自主性、自我认同 6 项象征意义，通

过产品实证分析，提出用于概念化产品的 16 种方向

卡片，内容包括：积极关系（支持有意义关系、体现

群体特征）、个人成长（支持个人积极发展、体现个

人成长、从过去经验中成长、增强记忆）、人生目标

（鼓励积极改变、提供一种控制感、跟踪进度）、环

境掌控（支持多感官交流、提供环境促进有意义互

动）、自主性（美化、正念设计、转移用户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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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参数化产品积极体验设计模型 
Fig.1  Positive experience design model of parametric product 

 

与自我认同（允许共享转型、允许自我表现）。根据

16 种设计方向制作了 16 张积极意义卡片，用于分析

解释用户提供的产品、图像，旨在帮助相关人员更容

易地理解 6 项象征意义，并筛选出积极设计方向。设

计师可以根据此分类结果掌握产品与个人之间的关

联性，以该框架为依据，促进积极图像生成。积极意

义设计方向卡片见图 2。 

2.2  图像生成 

依据 GIOIA 方法学[12]将图像生成的过程分为了

3 个步骤。第一，用户描述，即通过访谈的方式，根

据象征意义中的积极方向，将用户带入特定情感体验

中，引导用户详细描述积极的故事、经历、价值观等。 

设计师通过引导用户分享他们产品图像中的故事与

对未来的期望，了解用户对各种体验及物理特性的感

受，以及相关者认为重要的因素，如：产品或图像的

颜色、肌理、材质等。第二，简化抽象，设计研究人

员基于用户的积极故事，提炼出重要的体验及物理载

体，将用户故事语言提炼成为基本设计图形。第三，

肌理生成，与用户情感体验相结合，通过设计将抽象

的基本图形单元转化为具体的产品及肌理，将象征意

义的设计方向与造型肌理进行整合。并给用户具象的

要素、抽象的要素、具象的全景、抽象的全景 4 项参

考矩阵，供用户根据偏好塑造最终肌理造型的生成结

果，从视觉感知上让用户产生积极联想，并带来积极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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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积极意义设计方向卡片 
Fig.2  Positive meaning design direction cards 

 
2.3  参数设计 

参数设计是在积极界定与图像生成的基础上，根

据参数化产品设计一般流程，运用 Grasshopper 软件，

将复杂的模型快速呈现出来并易于参数化修改。参数

化产品设计流程分为 5 个步骤：首先，用户从造型曲

面库与色彩构成库中选择基本造型与色彩偏好；其

次，设计师运用设计软件构建基本参数曲面；第三，

用户从半径、收缩、边数 3 个维度参与调整造型参数；

第四，用户从间隔、数量、随机 3 个维度体验调整肌

理参数；最后，设计师与用户协同设计生成参数化模

型结果并评价。其中，积极参与设计、调整造型参数、

调整肌理参数与结果评价部分由用户参与协同。用户

可根据个人喜好，分别对造型、色彩与肌理输入端的

设计参数进行更改，并实时评价设计，直至产出满意

结果。本阶段，用户能参与参数化产品设计过程，提

升其积极体验。参数化产品设计流程见图 3。 

2.4  方案产出 

参数化设计完成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将设计方

案打印出来。经表面处理后，将最终设计方案呈现给

目标用户并获得反馈。通过用户描述该参数化产品给

其的积极体验，验证设计方案的有效性。 

通过 3 个维度体现积极体验与参数化设计相关

性：研究过程，积极界定、图像生成参数化设计方向；

设计过程，积极参与协同设计贯穿参数化设计全过

程；设计结果，用户通过体验参数化产品产生积极联

想。此设计模型可通过积极界定提取用户的积极设计

体验点；通过图像生成将原本物件图像中的象征意义

移情至新的图像肌理中；通过参数设计让用户参与设

计过程；同时将生成的二维图像转换成三维产品，引 

发用户生活叙事中的广泛联想，强化产品与用户之间

的依附关系。本模型从积极体验点界定、图像生成视

觉感知、协同参数化设计、结果积极反馈多角度提升

用户积极体验。 

3  设计实践 

3.1  设计背景 

作者研究团队以如何通过参数化手段提升用户

积极体验为主题，举办了多次设计工作坊，通过实践

探讨了该设计方法可行性，并产生了一系列设计成

果。基于积极体验的参数化产品设计实践案例（部分）

见表 2，其中包括参数化灯笼、参数化笔筒、参数化

洁面仪、参数化解压凳。本文以参数化笔筒为例，详

细描述基于积极体验的参数化设计方法。 

3.2  设计主题 

以一位小朋友为目标对象，其摄影作品曾获得比

赛冠军，同时她热爱绘画，但不喜欢收拾工具。本案

例运用参数化产品积极体验设计框架，根据象征意

义，结合积极故事，通过参数设计，生成了一款参数

化笔筒。 

3.3  设计过程 

设计过程包括 3 个步骤：（1）积极界定部分，由

访谈开始，设计师首先邀请小朋友分享生活中对其影

响深刻的物件或时刻（摄影、绘画、踢球、游戏等），

然后由设计师将图片归类到产品象征意义项（个人成

长），并通过进一步问询影响小朋友最深刻的时刻来

界定积极设计方向（增强记忆）；（2）图像生成部分，

由设计师让小朋友分享美好时刻背后的故事（冠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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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参数化产品设计流程 
Fig.3  Parametric product design process 

 
刻），然后将故事提炼成设计要素，并进一步生成设

计图形（泰森多边形）；（3）参数设计部分，由设计

师基于小朋友的需求（收纳笔筒），让小朋友从造型

曲面库和色彩构成库中选择形状和颜色，小朋友选择

了圆柱形的白色，然后由设计师通过软件构建了一款

笔筒基本曲面模型，并邀请小朋友参与调整造型参数

与肌理参数。通过进一步自我评价设计结果，增加满

意度；通过协同设计的方式，增加目标用户对参数化

设计过程的积极体验。动态结果分布见图 4。 

3.4  设计结果 

BUBBLES 笔筒效果与使用情景见图 5，这是一

款有助于小朋友收纳的笔筒。该设计以目标对象“个

人成长”象征意义中的“增强记忆”为积极体验点；

抽象提取目标用户获得比赛冠军的摄影作品《水立

方》的肌理，以其生成的泰森多边形为图像。在视觉

上，给用户积极感知；在产品功能上，笔筒的设计有

助于小朋友养成收纳的习惯；产品造型上，包含了用

户过去参加比赛的难忘记忆，再现了作者获奖时的美

好时刻；在情感上，激发了作为冠军的自信心与自豪

感，激励了成长。参数化作品打印完成后，询问小朋

友对产品的主观感受。他第一眼就联想到了获奖摄影

作品，并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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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积极体验的参数化产品设计实践案例（部分） 
Tab.2  Parametric product design case based on positive design (partial) 

 
 

 
 

图 4  动态结果分布 
Fig.4  Dynamic result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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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BUBBLES 笔筒效果与使用情景 
Fig.5  BUBBLES brush pot and scenario 

4  分析与讨论 

4.1  积极界定 

参数化笔筒积极体验设计模型见图 6。首先目标

用户分享了生活中的难忘时刻，包括摄影、踢球、玩

耍、绘画等。通过分析，以上时刻均与“个人成长”

相关，个人成长象征着“接受过去经验或迎接新挑战，

给人以成熟与成长感觉的产品或行为”。个人成长包

括 4 个积极设计方向：“积极个人发展”、“体现个人 
 

 
 

图 6  参数化笔筒积极体验设计模型 
Fig.6  Positive experience design model of parametric brush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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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从过去经验中成长”、“增强记忆”。本案例

中影响小朋友最深的时刻是“摄影比赛获得冠军”，

设计师提取了“增强记忆”作为积极设计方向，因此，

在接下来的图像生成中，通过再现摄影比赛冠军时

刻，以视觉感知的方式增加目标用户的美好记忆，增

加积极体验，激励健康成长。通过生活中的物品让用

户产生有意义的联想，进而得出设计方向的路径，该

路径与 ORTH D 等人[13]的研究具有一致性。 

4.2  图像生成 

设计师基于“增强记忆”设计方向，引导用户描

述获奖作品的背后故事、美好时刻，如获奖时间、奖

项名称、获奖感受、未来期望等。整理用户描述的内

容：“去年 10 月，我的《水立方》作品在儿童摄影大

赛中获得冠军，在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我非常自豪，

我要继续努力争取获得更多荣誉。”通过分析、提炼

目标用户描述中的核心语汇图形，将其简化抽象为泰

森多边形、多面体钢架结构等可视化信息。通过计算

机生成参数化图像肌理，使用户通过图形就能联想到

获得冠军的美好时刻，给其积极的视觉感知，达到“增

强记忆”的目的。通过从用户故事描述中提取关键信

息，以及生成设计概念的方式验证了吴春茂等人 [14]

提 出 的 积 极 体 验 概 念 设 计 画 布 的 可 行 性 ， 这 也 与

GIOIA D A 提出的方法步骤具有一致性。 

4.3  参数设计 

结合目标用户不喜欢收纳的现实困境，在与用户

沟通的基础上，设计师通过笔筒设计，以期解决以上

功能困境。首先，让用户选择造型曲面库与色彩构成

库，并将生成的肌理图像作为前期模型设计基础。在

设计师优化基本曲面与肌理结构后，为参数化笔筒模

型设置了多个参数输入端，分别包括造型部分的收

缩、半径、边数，以及肌理部分的随机、数量、间隔。

基于加工制作、设计美感的需求，设计师对该产品的

部分参数设定了固定值与阈值，包括将产品厚度设定

为 3 mm，使封边横截面保持水平，让肌理形态参数

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然后，设计师邀请用户参与调整

肌理参数与造型参数，增加用户参数设计的互动积极

体验。同时，将二维积极图形转化为三维产品，使用

户对产品建立情感依附关系。通过用户协同参数化设

计的方式，将产品的积极象征意义融入参数化图像肌

理中的设计方法，对学者 BANIHASHEMI S 等人[15]

提出的参数化设计方法，从设计过程与积极体验的角

度均进行了有意义的补充。 

4.4  方案产出 

参数化设计完成后，设计师通过 3D 打印技术快

速制作了实体参数化笔筒。将参数化笔筒送到小朋友

手中时，他非常喜欢并愉快地使用了起来。分析原因

是泰森多边形肌理使其产生了积极联想，并增强了其

获奖时刻的积极记忆，有利于个人成长。这验证了

ORTH D 等人[13]提出的积极联想可增强人与产品依

附关系的观点。用户参与产品造型、色彩、肌理设计

生成的参数化笔筒，给用户带来了情理之中、意料之

外的惊喜感。这也证明了基于积极体验的参数化设计

不但可以创造更多可能性，而且可以提升用户的主观

幸福感。 

5  结语 

本文的研究创新点包括：（1）在理论层面，基于

积极体验设计方法与参数化产品设计流程，提出了一

种参数化产品积极体验设计框架，即通过积极界定、

图像生成、参数设计、方案产出，实现了界定目标用

户积极体验点、生成积极视觉图像、协同参与参数化

设计过程，以及设计结果提升用户的积极体验的目

的；（2）在实践层面，通过 4 个设计案例验证了积极

体验参数化产品设计模型，并以参数化笔筒设计为

例，讨论了设计模型的有效性。其研究局限性体现在：

本文并未基于企业实践课题，对积极体验与参数化设

计相互影响机制模型进行跨维度、多途径、系统性的

设计验证。 

后续研究可在本文基础上，从积极界定、图像生

成、参数设计、方案产出等多角度进行深层次、精细

化探索与实践，以贡献积极体验与参数化设计相关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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